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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机制下的百度搜索对女性贪官集体记忆的重构 

——以安徽省原卫生厅副厅长尚军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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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徽省原卫生厅副厅长尚军因贪腐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在服刑期间将刊发其“桃色新闻”故事

的国内某杂志及作者告上法庭并赢得官司。但作为重要的存储记忆媒介，研究者在十余年后对百度网页的三个阶段

的检索发现“权色交易”“以色谋权”“情色女厅长”网页占据主流。网页的排名机制重构了百度搜索对尚军的集

体记忆。负面信息更容易被记忆，将女性贪官与“情色”相联系符合社会期待，搜索引擎中所呈现的信息多样性不

足，而且作为重要的记忆媒介，百度的可信性并不高，但是网民对搜索引擎的依赖又会造成媒介中的集体记忆对个

体记忆的侵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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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维护妇女的各项权益，其中也包括各种政治权益。但在现实政治中，女性官员在数量及晋升渠道上依

然与男性有着差距。而女性官员的稀缺与晋升机会的相对有限也给民众造成了女性能力不如男性的刻板印象，即便获得擢升，

社会中也往往会出现“以色谋权”的蜚语流言。女性官员一旦落马，媒体有意无意地渲染她们的各种香艳故事，又会让女性贪

官难以自辩。如此一来，社会与媒体两相印证，共构了一个落马女性官员的“以色谋权”“权色交易”的话语语境与消费空间，

尚军就是其中典型的一例。 

尚军原是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2006年因贪腐被捕，2008年她将刊发其“桃色新闻”故事的国内某杂志及作者诉至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尚军“以色谋权”的证据不足，被告败诉。但10余年后，研究者通过百度搜索引擎检索发现，百度网页中呈现的

链接仍以“桃色女厅长”“风流韵事”“以色谋权”等内容为主，而被法院及部分媒体“正名”的事实却被湮没。 

百度作为国内最大的，用户最多的搜索引擎，其搜索结果可以左右网民的观点与态度。搜索引擎作为网民最为重要的信息

来源，它如何呈现网页、呈现怎样的网页都能够影响到网民的集体记忆。即是，在个人记忆层面，存在着对互联网记忆以来的

“搜索引擎效应”，在集体记忆层面，网上虚拟社区为自传记忆提供了便利。[1](p25)而网络的开放与共享特性，群众的“书写”

行为可以影响到网页排名，这又为搜索出的网页链接带有社会记忆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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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研究使用内容统计分析方法，从集体记忆视角切入，思考互联网作为当下重要的记忆与存储媒介，在其中女性

贪官被如何记忆？是以何种机制使得一名女性贪官在成功维权后，其网络中的集体记忆却愈趋“情色”？对这一现象又该作何

反思？ 

一、事件回顾 

尚军是安徽人，历任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阜阳市委常委、市委副书记、安徽省卫生厅副厅长等职。2006年后因贪污

受贿被正式批准逮捕。 

2006年8月，国内某自由撰稿人以丁香、小钟的笔名在国内某杂志上发表题为《傍上两个“副省”，为何保不住她的亨通仕

途》的文章。这篇文章被媒体大量转载并在网络广泛传播，这也是尚军“以色谋权”说法最初的消息来源。在该杂志刊发文章

的两个月后，《南方人物周刊》记者赴安庆、阜阳等地调查，认为有关尚军“以色谋权”的说法无确凿证据。法院审理认定尚

军贪污受贿，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安置、调动工作、提拔晋升及承揽工程等方面谋取利益，并未提及“生活作风”问题。 

2008年5月在狱中服刑的尚军将发表该文的国内某杂志告上法庭，10月法院判决被告书面道歉并赔偿原告抚慰金6 万元。

2008 年9 月尚军又将《傍上两个“副省”，为何保不住她的亨通仕途》文章作者告上法庭。最终在合肥蜀山区法院的主持下，

尚军和作者达成调解：作者在报纸上刊登《致歉声明》，并给付尚军精神抚慰金2.075万元。尚军赢得名誉官司后，媒体多以“女

官员狱中辨明‘桃色新闻’”为题报道，由于尚军是中国女性贪官中赢得“名誉”官司第一人，通过网页的历史检索发现，这

一报道占据主流。但是十余年后，研究者的三阶段检索却发现，百度搜索呈现的结果越来越倾向于尚军的“桃色新闻”。可以

说，十余年后的尚军却输给了搜索“排名机制”。 

二、文献探讨 

在网络发达的今天，搜索引擎越来越为人们所倚重，它不仅能拉高个人认知自尊，而且也是存储记忆与集体记忆的集中体

现，个体对搜索引擎的过分依赖形成了“搜索引擎效应”，[1](p25)它对历史记忆以及集体记忆都能够产生深远影响。 

（一）集体记忆与媒介记忆。 

集体记忆原属社会心理学范畴，近年来渐成为新闻传播学中的研究热点。法国学者哈布瓦赫提出社会对记忆影响的观点，

认为集体记忆是群体、阶级、民族对过去的一种共同记忆，它是一种社会性的行为，不具有社会性的记忆是不存在的，哪怕是

个体式的记忆，也要依赖于他人，因此每个人身上都带有他人记忆的影子。
[2](p38)

这一观点得到了Schuman & Scott、Schwartz、

Zerubavel等人的响应，他们在强调集体记忆的社会性同时，还指出虽然集体记忆是一种共同创造，但不是个体记忆的简单相加，

集体记忆是群体对过去的再现。[3](p277)在Misztal看来哈布瓦赫的研究路径属于“社会脉络取向”，此外还有“国家控制”取向、

“大众另类记忆”取向和“协商妥协”取向。[4](p42) 

本文将人们通过搜索引擎获取信息的行为视为一种协商互动方式，网络虽然是开放平台，但在中国，国家对网络具有绝对

控制力，它仍然代表国家意志，因而单一个体要想与国家管控直接抗争会存在一定的风险。但网络的开放性又能够为群众的集

体参与赋权，也为协商提供了空间。一般的网页排名是根据搜索与点击次数计算，在网络中个体间透过搜索与点击行为协商着

网络中的集体记忆，那些能够吸引使用者注意的内容通过协商进而影响了其网页中的排名。 

由于网络的开放性与交互性，在媒介记忆的概念使用上本文更强调的是“群众书写”对集体记忆的影响与反思，而非仅仅

局限于媒体如何报道与塑造人物、事件以及新闻从业者的如何打造媒体的集体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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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页排名、群众书写与“搜索引擎效应”。 

网络中心主义者认为，网络是一切技术的终极，它将吞噬一切，无坚不摧，因为他们相信网络的特色——互动性、全球化、

便捷以及高能力的知识储存——决定了网络未来的走向。[5](p41)开放互惠原则成为网络发展的一个重大的因素，以至于网民可以

通过搜索引擎对数据、信息进行检索，亦可自我建构网页、创建“百科”。但是网络中信息量巨大，搜索结果亦可能出现成百

上千个网页，如何呈现这些结果，谷歌的做法是“PageRank（ 网页排名）”，[6](p321)其核心内容是，网民通过对网络信息的提取

与使用参与到网页的排序之中，即链接被使用越多排名越靠前。由于PageRank的方式符合网络的“科学文化传统”与“开放互

惠原则”，而被众多搜索引擎公司采纳，如国内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它常采用的就有关键词排名、免费排名和网民关注

排名等。[7](p44)竞价排名主要是付费链接和广告，百度旗下产品包括百科、贴吧、图片等，在百度网页中往往呈现在比较靠前的

位置。而一般网页则使用免费排名，“它们（百度和谷歌）通常根据点击和联结网站的数量，即历史点击率来确定网站的相关

程度，然后据此对自然搜索结果进行排名，最后在搜索结果页面上确定结果显示的特定位置”。[8](p35)这种机制可以让使用者相

信在网页排名中靠前的信息其价值也会越高。 

“互联网不仅能保存海量信息，更难能可贵的是，人们需要回忆或再现信息时”随时可以在网络中取用，这也打破了记忆

的中心和边缘的界限，为人们使用互联网并对其产生依赖提供了可能性，进而“消除了人与人之间分享记忆信息的需要，也瓦

解了将习得的重要信息存入生物式记忆系统的冲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谷歌效应’”。[1](p25)更为重要的是搜索为集体记忆提

供了便利性和低成本性，进而降低了集体记忆的门槛。“在互联网平台上，由于大众的介入，既有的集体记忆不断被补充和解

构——重现和‘篡改’的成本越来越低”。[9](p102) 

（三）研究问题。 

互联网时代到来之后，现实情况是人们对网络及搜索引擎须臾不可离，“人们知道某些信息将来还可以找到，就不会努力

记忆，因为当需要这些信息的时候，人们可以通过搜索引擎等工具很方便地获得”。[10](p123)这意味着搜索引擎能够呈现出多样性

的信息。但吴筱玫等人却指出“搜索引擎虽然信息丰富，信息一致性却相当高”。[10](p123)造成信息一致性的原因可能是多样的，

但是网页排名机制却可能是影响信息多样性与集体记忆框架的直接原因。网页排名中被优先呈现的信息，便是网民最先点击的

信息，而最先被呈现的信息，又是以往网民搜索、点击的结果，这一优先被呈现的信息又是日后集体记忆的框架基础。如此循

环，信息在网页中被呈现会愈趋单一，而网页中的集体记忆也愈趋单一。因此，本文提出前两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一：经过十余年的搜索与点击，百度网页中有关尚军的集体记忆多样性较差。 

研究问题二：百度网页中有关尚军的集体记忆趋向单一。 

在网页中哪些信息会被优先呈现？以往的研究认为，在大众媒介中，负面信息比正面信息有着更为长久的生命力与穿透力。

由负面消息引起受众的负面情绪更能加强受众的负面认知，因为负面新闻首先满足了公众对“坏新闻”（bad news）的好奇以

获得发行量（点击量），如果一则报道激起了人们的负面情绪，那么人们倾向认为这比那些没能激起人们负面情绪的信息更为

重要。[11](p692)当然，负面信息还能满足人们的某种心理上的需求，如震动、窥私、愉悦等。无论是对心理的刺激，还是对感官的

刺激，香艳新闻故事都比腐败类故事更能吸引人们的注意。一是因为在如今的反腐败大环境中，民众逐渐对腐败信息“麻木”；

二是在媒体影响和再现中，女性比男性受到更多的凝视、更常被以欲望客体的形象呈现。[12](p156)因此，第三个研究问题如下。 

研究问题三：相比于腐败类信息而言，情色类信息更容易引起网友搜索与点击阅读，也就越会被优先呈现。 

网页中的超链接，原本被认为是庞大的信息存储机器，但事实上，它却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一旦时过境迁，它便从一个

强化叙事能力的机制，转变成一个彻底的破坏者”。[13](p115)就网页中的集体记忆而言，它所破坏的不仅是记忆的完整性，还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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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记忆的连续性。因而本文提出第四个研究问题。 

研究问题四：网民的搜索点击行为会对集体记忆造成不可逆的影响，不仅影响对过往事件的还原，而且影响对以后集体记

忆的呈现。 

四、研究方法 

在中国，以百度搜索为大宗，易观智库发布的数据显示，百度搜索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连续多年占比达70%以上。[14]本研究就

以百度搜索引擎为依托，探究尚军在百度网页中的集体记忆问题。我们更为关注的是搜索、点击阅读行为是如何重新结构集体

记忆的。具体到本案例，我们要解决的是百度网页中有关尚军的集体记忆的多样化呈现、情色信息在网页中的排名、所占比重

及网页中关于尚军的集体记忆变化趋向。 

样本的搜集与确定。本研究参照吴筱玫的方法使用“尚军”作为关键词进行三次检索，旨在呈现其变化趋向。第一阶段共

获得299000笔资讯，第二阶段共获得297000笔资讯，第三阶段获得533000笔资讯。由于搜索引擎中的信息存在着相似性以及同

一内容会被不同的网站链接，同时考虑到重名的可能性，因此研究者对检索结果进一步筛选。根据以往研究经验及网民行为的

实证分析发现“平均而言，网页使用者只浏览了前2.35页，他们中更多的使用者（58%）甚至只看了第1页”。[15](p210)为了让研究

结果更可靠，本研究将网页扩展至前10页，即前100条链接。剔除与本研究案例无关的、重复性内容，第一次检索共获得30笔样

本，第二次检索获得31笔样本，第三次获得47笔样本。 

研究操作。首先是对集体记忆的多样性问题分析，集体记忆的多样性与单一性是事物的两个方面，多样性可以包括链接来

源、主文本内容来源与主链接下出现的超链接数三项。[10](p134)在对样本初步分析后，将链接来源分为新闻网站（腾讯、凤凰、新

华网及地方性新闻网站）、搜索引擎产品（百科、知道、图片等）、博客、论坛和其他五个类别。主文本来源则是指文本内容

取自何篇文章或报道，在对108笔链接内容细读后发现，可将主文本来源分为（1）尚军遭逮捕文本；（2）国内某杂志桃色新闻

文本；（3）《南方人物周刊》调查文本；（4）尚军被起诉判刑文本；（5）尚军辨明桃色新闻文本；（6）其他文本，或对尚

军事件进行了综合性报道，或无法辨明来源的文本。考虑到本研究百度网页所呈现的超链接多为一条，因而本文不将超链接纳

入研究范围。 

其次，是不同类型的集体记忆在网页中呈现之先后顺序，这与尚军的个体形象有关，因而，本文将样本中的尚军形象进行

了归纳，并以此作为集体记忆类别划分的依据。本文建立了有关尚军集体记忆的四种类目：（1）贪腐类，主要内容以尚军作为

一名贪污、腐败官员的形象出现；（2）情色类：内容主要描绘了尚军如何“出卖色相”谋取升迁的形象；（3）维护/修复类：

主要报道或注意到了尚军的维护个人形象的努力，包括打官司；（4）其他类：未能直接辨明，或多种形象并存。并根据这些类

型出现在网页中的顺序与排名进行统计，对其赋值，从第1页到第10页，其分值从10到1依次减少，每页链接排名也是从第1条链

接到第10条链接分值从10到1递减，然后将网页排名得分和链接排名得分相加，即是链接排名分值。如“尚军百度百科”出现在

第1页第1条，计为“20”，第2页第3条链接，计为“17”。 

最后，网页链接对事件再现能力直接关系着集体记忆的协商及对后续记忆的影响，集体记忆愈趋单一，其对事件的再现能

力就越弱，反之越强。同理，集体记忆愈趋单一，其越可能窄化后续记忆。因而，在研究中还建立了多样性及尚军的不同类别

形象的交叉类目。 

五、资料分析 

互联网强大的信息存储能力及其开放性，为信息的搜索、调取、使用、更新提供了方便，但同时也为集体记忆的改写、重

构创造了可能。链接被搜索、点击会反映在网页排名上，而网页中的集体记忆又受搜索行为的影响发生变化或重新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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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集体记忆的多样性与单一性。 

多样性是衡量信息丰富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理论上信息越丰富其集体记忆的资源也就越多，相应的可供集体记忆使用的

资源也会更丰富多元。我们将集体记忆视为网络空间内的一种协商过程，是网民通过链接搜索、点击阅读实现的。因而，多样

性可以作为衡量集体记忆丰富程度和事件再现的完整性的重要指标。从链接来源与主文本的内容来源两个维度可以观测网页中

的集体记忆多样性（见表1）。 

表 1 网页多样性 

 第一阶 

段（笔） 

第二阶

段（笔） 

第二阶 

段（笔） 

多 

样 

性 

链接

来源 

新闻网站 20 15 23 

搜索引擎产品 5 4 8 

博客 2 1 4 

论坛 1 3 1 

其他 2 8 11 

文本 

内容 

来源 

遭逮捕文本 1 0 0 

国内某杂志桃色文本 15 18 33 

“南周”调查文本 3 3 6 

判刑文本 4 5 5 

辨明桃色文本 1 1 1 

其他文本 6 4 2 

 

表中的链接来源主要有五个方面，其中三次检索都以新闻网站所占比重最大，说明有关尚军的集体记忆资源更多地来源于

新闻站点。 

表1中还可见，文本来源以国内某杂志刊登的桃色新闻故事占比最大，虽然法院判决该杂志败诉，尚军也通过法律手段辨明

桃色新闻，但是在网络中文本内容依然援引了该杂志的文章，甚至在尚军状告该杂志和作者打赢官司后，不少链接仍然将该杂

志的文章作为事实进行报道或转载。《南方人物周刊》的调查性文本和尚军被判刑的文本则是次要的文本内容来源，虽然排名

靠前，但所占比重并不高。而辨明桃色文本和遭逮捕文本几乎完全被湮没在网页之中，少有呈现。需注意的是，在检索得到的

链接中，还发现同质化现象尤为严重。链接来源虽不相同，但是主文本的内容来源却表现得尤为单一。 

无论是链接来源还是主文本方面都未表现出集体记忆的多样性，反而呈现出单一性趋向的特点，尤其是第二次和第三次检

索后可以发现，分别有18笔和33笔链接的主文本来源于国内某杂志。综合上述两个方面，“研究问题一”基本可以得到证实，

“研究问题二”可得到部分证实。 

集体记忆的单一性除了链接及主文本来源以外，还应有另外一个面向，即关于尚军的不同集体记忆类别在网页中的呈现及

其所占比重（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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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检索中，以情色类集体记忆占比最多，都远超过各次样本的一半，其次则是贪腐类的集体记忆占比较大。比较三次检

索样本，可以清楚地发现，情色类集体记忆呈逐渐上升的趋势，且上升幅度较大，而维护类和贪腐类集体记忆则呈现下降趋势。

上图中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网页中关于尚军的记忆有愈趋单一的态势，且偏向情色类集体记忆框架。综合上文分析，研究问

题二也能得到很好的检验。 

（二）链接排名与集体记忆。 

网页链接优先呈现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链接在前几页网页中出现，其二是链接在同一网页中的前几条出现。根据

网民使用搜索引擎行为习惯，在统计中我们只统计前三页网页和后七页网页中排名前 5 位的链接，并根据其分值综合估计各类

别记忆能够触发网民注意的能力和对以后搜索结果影响的能力。分值高的链接类别既是网友过往协商的结果，也潜在地影响后

来者对尚军的集体记忆（见表 2和表 3）。 

表 2 前三页各记忆类型分值 

 第一次检索 第二次检索 第三次检索 

情色 107 139 172 

贪腐 31 9 28 

维护/修复 30 0 17 

其他 50 0 51 

 

表2中情色类链接三次得分都是最高，这说明，情色类更多地被网页优先呈现，而后一次检索中情色类链接又比前一次有着

明显的增加，而贪腐和维护/修复类链接则有下降的态势，这表明检索所得的情色类集体记忆较前一次优先呈现得更为明显，也

即是情色类链接更可能被点击阅读，它也更可能被优先呈现。这一点部分验证了“研究问题三”。当然，还应兼顾到后七页的

各类别链接分值。 

表 3 后七页前五条链接各记忆类型分值 

 第一次检索 第二次检索 第三次检索 

情色 44 54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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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腐 27 36 43 

维护/修复 0 8 0 

其他 0 0 0 

 

表3中三次检索所得情色类集体记忆依然占据网页的重要位置，情色类链接依然在后七页中是被优先呈现的对象，虽然贪腐

类链接在后两次检索的网页中分值都出现了增长，但其增长幅度并没有情色类集体记忆增长显著，所以对比而言，情色类信息

更容易被优先呈现。 

综合两次统计数据，我们可以谨慎地认为研究问题三也能够得到验证，情色类信息比腐败类信息更容易引起网友搜索与点

击阅读，也更会被优先呈现。 

（三）被窄化的集体记忆。 

前文中已经指明，不同类别的信息，情色类信息更容易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检索到，它更容易穿透时空，而被召唤到当下。

情色类信息在百度网页中还呈现一种极化的态势，其他类别的信息开始在情色类信息的挤压下逐渐退出网页的前列，进而被湮

没于茫茫信息洪流之中。 

集体记忆有赖于信息的丰富多元，信息的多样性为集体记忆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当信息在搜索与点击中逐渐极化时，建

基于信息基础之上的集体记忆也开始逐渐窄化，最终网页中所呈现的集体记忆开始朝向尚军的“情色形象”发展。这对事件当

事人尚军而言则是一种巨大的压迫，在现实社会中，她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辨明桃色形象，但是在网络中，她的情色形象却被

固化，甚而被作为集体记忆传续。更为讽刺的是，原本被否定的文本在群众智慧的合谋下居然可以再被合法化（见表 4），而且

成为一种理所当然的信息、知识供后来者使用、采纳、传播。这对相信群众智慧的互联网而言也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当某种事

件被放置于网络之中被存储后，可被搜寻、点击，然后进行网页排名，这样的机制、原则其实并不利于事件的还原，反而容易

出现极化现象，甚至是将错误信息、传言重新赋权，使其获得合法性身份（见表 4）。 

表 4 多样性与集体记忆类别交叉表 

 第一次检索 第二次检索 第三次检索 

情色 贪腐 修复 其他 情色 贪腐 修复 其他 情色 贪腐 修复 其他 

链接 

来源 

新闻网站 10 7 3  13  2  21 2   

搜索引擎产品 2  1 2 2   2 3 1  4 

博客 1   1 1    1 2  1 

论坛    1 2 1   1    

其他 2    1 7   9 2   

文本 

遭逮捕文本             

“前卫”桃色文本 11   2 18    33   1 

“南方”调查文本 0 1 1 1  2  1  2  1 

来源 判刑文本 2 5    5   1 3   

 辨明桃色文本 2 1 1 1   1  1 2  2 

 其他文本   2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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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还表明，新闻网站在对集体记忆的承载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原本认为新闻网站具有一定的公信力，但实际情况

却是，它在传递虚假信息上也强力有为。以中国青年网《中国贪官九成婚外情盘点中国7 个好色的落马女贪官（图）》一文为

例，此文发稿时间是2015年11月1日，此时距离尚军辨明桃色新闻已经4年，而这篇报道一直可以检索得到，文中涉及尚军的部

分仍然是以国内某杂志一文的核心内容。 

进而还可以看出，在文本内容来源上，情色类信息基本来自国内某杂志，其单一的信息来源对尚军的集体记忆也由此变得

固化，不但情色类链接逐次增加，该杂志被作为信源使用也在逐次增长，由此可以推测网民在搜索得到尚军的桃色故事后，增

加了这方面内容的检索，从而拉升了相关链接的排名。这一点可以从三次检索得到的样本链接的增减中窥测（见图2）。 

 

将第三次检索结果与第一次比较，可以发现贪腐类链接未出现数量最多，维护/修复类次之，情色类减少2笔。而新出现链

接则以情色类最多，达到13笔，而维护/修复和其他类型都没有新增链接。新出现意味着以往排名在后的链接被激活，排名提升，

出现在网页的前十页中，而未出现则说明，以往排名在前十页的链接因点击阅读减少而滑落出前十页。这似乎印证了“用谎言

验证谎言最终得到的还是谎言”的道理，“研究问题四”也基本能够被验证。 

六、结论与讨论 

尚军是众多贪官中的一位，在众多女性落马官员中，她与其他女性有着相似的遭遇，被冠以“以色谋权”“权色交易”的

帽子。但她又与那些女性贪官不同，为了维护个人声誉而选择法律武器，虽然法院判决尚军胜诉，可是在网络的集体记忆中她

却“败诉”。 

本文并未从女性主义视角审视尚军，而是反思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尚军的这一窘境。其一，百度排名机制是造成这一结果的

主要原因。搜索引擎为了吸引更多的用户，将那些符合社会期待的负面信息呈现在网页上，与此同时网民的点击又不断推升了

那些桃色新闻链接的排名，两种力量综合致使尚军在网页中的集体记忆趋向单一，偏于情色形象。其二，受制于媒介特色，那

些负面信息相较于正面信息更具有历史穿透性。就本案例而言，情色的前副厅长更能引发网民的点击，同时带来的就是这种情

色形象更能够被媒介所存储记忆。其三，新闻网站鱼龙混杂，网站内容存在质量不高的现象。 

网页中关于尚军的集体记忆被重构是本文关注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而重构后的集体记忆又对个体记忆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以往的集体记忆较为依赖大众媒介，网络的出现使得媒介记忆研究出现了新的挑战，一方面网络继续作为重要的集体记忆媒介

而存在，另一方面网络越来越多地被作为“个人记忆机器”使用，[16](p332)视为“存储记忆”，如个人空间、博客、视频网站、搜

索引擎等。也就是说，个人的大脑存储功能开始部分地朝着媒介转移，媒介不再是传播工具，更成为存储工具，并且其存储能

力远远超越人类存储功能之和。 

作为个体而言，经过群众书写的集体记忆已然成为一种“集体智慧结晶”的知识被作为常识性或共识的信息呈现于网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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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供后来者使用，可以说集体记忆开始控制个人记忆，个体通过学习并内化为个人记忆的一部分。个体的记忆、搜索行为看

似孤立，也似乎不是任何一次集体行动，但是这样独立的行为“聚沙成塔”，当个体行为与记忆被当作一种资源与数据时，个

体的无意识行为便被放大，甚至影响事件最终的呈现。反过来，受到重视的个体，当他们通过无意识产生一种集体记忆之时也

表明了社会的动向，虽然这种动向不一定朝着道德的方向进行，但它也是一种话语表达。集体记忆虽然是由个体行为产生，但

是在这个过程中却隐含着“多数人的话语霸权”，少数的行为被湮没在趋同性的洪流之中。而搜索引擎正是遵循了“少数服从

多数”的逻辑，他给集体记忆对个体记忆的控制提供了便利，个体行为在搜索引擎上聚合后产生的集体记忆反过来又消除了个

人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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